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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亚洲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视角和出发点，分析他们自殖民主义时期以来在亚洲运作的基本政策、

各种具体策略和手法，分析这些关于“族群”的观念是否有什么变化，分析变化的原因，努力寻

找在传统欧洲和美国的族群观念中可以与中国关于族群的“多元一体”观念相互沟通的渠道，这

对于 21 世纪中地球的人类、各个不同的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家族研究的进展 
 

麻国庆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副教授 

 

自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的家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说 80年代到 90 年代初，社会

学对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问题等方面，这个家庭是一

具体的生活单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5城市家庭调查、跨省农村调查中的农村家庭与农民生活

方式研究以及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等。这个时期对于家庭的研究，也由开始时纯粹以问

卷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相对宏观的研究，转向与具体的社区研究相结合。 

对于这一社区研究起推动作用的应为费孝通教授对江村的半个世纪的有关家庭变迁的追踪

调查，费先生以其壑智，通过对江村以及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家庭中的“反

馈模式”理论。这种思考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家的文化内涵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特别是家

的观念对家庭结构及生育观念的影响。围绕着这一问题，很多研究者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如社会

思想史、历史学等角度，发表了有关的研究成果。 

对于家观念的研究，如果脱离农村社会的结构这一基础，其研究也很难有深度。90年代以后，

很多研究者进入农村，开始尝试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家的观念在农村社会的具体体

现。当然，这个时期，来自国外以及港台对有关汉族社会的家族的研究理论与田野工作，也更加

激活了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对农村社会的集团组织——华南宗族的研究，已成为

一个重要的领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族的复兴与社区重构等方面。近几年来的一些社会学与人

类学的博士论文，开始从几个方面展开对家族的研究，如从家—家庭—宗族—姓这一内在结构上，

以分家为嵌入点来分析家的运行机制及与整体社会的关系；从家族成员的理性行动与家族群体的

自觉生长视角，展开对村落家族群体的研究等。这些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田野材料，能以

小见大、以大见小、大小互见。 

家族人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其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中国社会

结构中的这种家族性，也使得一些企业、农牧场等一些单位，也深深地打上了家族的烙印，特别

是边区企业以及三线国营大中型企业。 

中国的企业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组织，其内部充满了复杂的社会人文因素。费先生有关“企

业办社会”的研究，为进一步拓展企业中的家族化和情缘化的研究起了破题引路的作用。 

汉族的家族研究，如单单从汉族自身内部进行研究的话，可能存在着很多缺陷。这是因为中

国的民族构成是多元一体格局，汉族是一文化凝聚的中心；同时，汉文化圈中的东亚社会，强烈

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对于这种互动关系的研究，如果以认识这些社会结构的关键词“家”为嵌

入点，以一种从周边看中心，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建立我们的比较社会研究的分析框架，可以

更好地认识汉族的家族以及受汉文化影响的家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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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社会学的家族研究，在这 20 年中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域，使其研究从平面的、较

为单一的视角，逐渐进入到立体的多维视野之中，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中国社会学中的人

类学传统在家族研究中得以张扬和发展。 

 

技术与社会 
 

刘世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副主任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副所长 

 

当前，几乎是持续不断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运用正在并且必将进一步给社会带来深刻

的影响，这是无庸质疑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孕育

了社会学的诞生，并且造就了像马克思、韦伯这样伟大的古典社会学家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

说，当前正在持续演变的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将很能引发一场社会学的复兴。这场复兴将汲取古

典社会学中的许多营养，但会有自己的主题。如果说，古典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经济与社会”，

那么，复兴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将是“技术与社会”。 

事实上，一些重要的著作已经开始出现。克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1996 年推出的三

卷本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就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该书第一卷《网络社会的

兴起》出版后，吉登斯在书评中将之与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类比，以突出其重要性。我想，

对社会学来说，这仅仅是征兆。 

在中国，与高技术相联系的社会学研究近年零星开始出现，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陈立辉同

学的硕士论文便初步探讨了网络对人们交往方式的影响（1998）。但总起来说，对这个领域的研

究的学术敏感性是相当低的。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十分重视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的难得

的研究场域，将其视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富矿，以此为背景产生了一些以“中国特色”为标志的学

术成果。而现在，另一个更大的、有长期开采价值的富矿正在出现，开采这个富矿的学术成果，

将不仅是“中国特色”，而是与人类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相联系的社会学的复兴。对此，中国

的社会学家应有所作为。 

固然，对“技术与社会”这一矿藏的开采，有一部分是可以用社会学的“常规视角”来处理

的。但必须看到，我们将面对一些人类社会的新的根本性问题，社会学要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

理论基础，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也将发生变化。在这里，我想以“小概率，大事件”问题为例来

陈述我们可能面对的一些问题的特点。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引起关注的主要是大概率事件，而偶发的小概率事件通常被略而不计。

但是，这样思考问题的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在高技术时代可能会出现重大的疏漏。在高技术时代开

发出能造成重大社会和生态后果的技术，制造出这样的产品，并不是困难的事。同时，这样的技

术和产品的掌握者也大大增加，不仅包括政府，而且也包括公司、个人等。虽然对高技术做不顾

社会后果甚至反社会开发和利用概率很小，但一旦出现，后果却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社会

在获得高技术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高技术所可能造成的恶性后果的风险。技术本来就

是双刃剑，不断创新和改进的高技术意味着剑刃日益锋利。“小概率，大事件”将越来越成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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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避的问题。 

这里就出现了技术的社会控制问题。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家研究过的社会控制机制主要有这

样几种：一是市场机制。这是一种事后调节机制，它对于预防“小概率，大事件”的发生可以说

是无效的；二是法律。但法律并未有效制止诸如电脑“黑客”和恐怖活动的现实，说明法律的效

力是有限的；三是政府控制。在依靠民间技术创新的时代。政府对技术的垄断越来越困难。而且

政府控制还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四是社会道德。但社会道德约束是松散

的。五是决策程序制约。一般说来，集体决策的程序较复杂，制约因素较多，造成毁灭性后果决

策的可能性较小，而个人决策则没有这种约束。问题是，毁灭性技术向私人，包括私人公司的扩

散，出现了对它的使用由个人做出决策的可能。 

举出诸种控制的缺陷并不是要证明悲观结论。而是说明，在面对新的问题时，以往的基础性

研究是很不够的。社会学家需要更大的智慧。 

 

 

我看中国社会心理学 
 

方  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社会心理学，作为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生物潜能、文化限度和社会情境的理智探求，历经了一

个世纪的发展，它已经在科学共同体中赢得了自身独具的合法性与学科尊严，也在公众中获得崇

高的社会声望。在未来的时段中，她将继续在理论建构，学科方法体系的完善及实践应用诸方面

获得突破和进展。 

1． 理论建构  以社会的延续及个体的独特性之间的悖论作为基本理论问题，社会心理学将

会在已有的中层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动物行为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的智慧传统

和研究实践，建构统一的社会行为论。这需要对已有的三种面向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框架

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社会心理学和情境社会心理学进行重新构造，从而为人类

个体和群体在实际的社会互动情境中的社会行为及其限度提供科学的解释、说明和预测。 

2． 方法体系的完善   社会心理学将会迈入一个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的时代。没有一种方法

会在整个方法体系中占据独断地位。偏好不同方法的学者将会密切合作而友善对话。同

时，新的研究技术将被构造出来，并且产生重要影响，如元分析技术（meta-analysis）

和话语分析技术。 

3． 实践  社会心理学家将逐渐走出书斋，以二战期间的入世关怀为模板，去关注更为宏大

的社会问题，如全球化及信息、人口膨胀及老龄化，环境及生态危机，文化冲突和文化

认同及社会不平等。 

 

中国社会心理学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遭遇了困境和挑战。 

1．学科的基本制度结构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及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已经成立，并

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规划产生了积极影响：相关的学科教学和科研机构和制度正在完善：规范化

的学科培养计划如博士后研究、硕士、本科和职业培训体系正在形成：相关的基金资助的力度正


